
农历四月的风，是软的、暖的，带着
一股子水汽，吹在脸上，像是女儿家温软
的手轻轻地拂过。这风里，有将熟的麦
子香气，有刚插下的秧苗清香，还有河塘
里那一片田田的莲叶，散出的幽幽的、清
泠泠的甜。这风从田野上吹来，一直吹
到人的心坎上，让人心里也熨帖了许
多。这时节气，便到小满了。

小满，小满，这名字，念叨在嘴里，便
觉着有一种无端的熨帖与喜悦。二十四
节气里，小暑对大暑，小雪对大雪，小寒
对大寒，都是成双成对地来，仿佛是天地
间一场场规矩的轮回，一板一眼，不容错
乱。唯独这小满，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后
面没有一个叫“大满”的兄弟跟着，这便
显出它的奇特与别致来了。

我总在想，古人为何如此安排？是
天文的推算本就没有“大满”么？恐怕不
是的。我想，这大抵是因着我们先人骨
子里那一份东方式的智慧与含蓄了。他
们大约是觉着，“满”这个字，到了“小”的
程度，便已是恰到好处，再往大里去，到
了极致，怕就要转向反面了。《周易》里讲

“亢龙有悔”，《道德经》里也说“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都是在教人在圆满之前，
要懂得停下来，懂得退一步。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人事呢，到了“大满”的境地，
恐怕也就是衰败的开始了。于是，古人
便在这节气里，巧妙地留了一手，将那一
份知足与警醒，悄悄地藏在了这节气名
字里头。

这时候的物候，是顶有趣味的。你
若到乡间去走一走，便能看得分明。油
菜籽收割了，田地插上了稻秧；麦穗已
抽得齐齐整整，一粒一粒的麦子灌了
浆，胀得饱满，颜色却还青里透黄。用
手掐一掐，还能掐出一点白白的浆汁
来。它们这样齐刷刷地立在田里，低垂

着头，像是含羞的少女，又像是沉思的
哲人。“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
垄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欧阳修的诗
句，写的正是小满时节的垄上风光。万
物都在生长，却又都未到那极致的顶
峰，一切都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又都保
留着一份“将满未满”的余地。这余地，
便是希望，便是生命得以流转、得以延
续的根本。

由这物候，我便常常想到人。我们
现代的人，似乎患了一种“求满”症。这
病症，似乎比任何沉疴都来得凶猛，来得
普遍。我们处在一个被工业文明的齿轮
碾碎了的时代，农耕时代那种“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舒缓节律，早已成了绝
响。我们被人流裹挟着，被时代催促着，
拼命地去追求一个“满”字。财富要多，
房子要大，职位要高，车子要豪。我们将
这些外在的、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东西，等
同于内心的幸福。于是，我们看到熙熙
攘攘的人群，在一条名为“成功”的独木
桥上拥挤不堪，个个精疲力竭，却无人敢
停下来喘息。手机里存着成百上千的号
码，通讯录里的名字密密麻麻，可当夜深
人静，心中有一团乱麻，想找个真正能说
话的人时，翻遍了这许多名字，却最终只
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们苦心经营
着社交平台上那个光彩照人的自己，收
获着一个个虚无的“赞”，却掩盖不住精
神世界里的荒芜与空虚。这情形，便像
是往一个本已满了的杯子里，还不住地
倒水，结果只能是倾溢而出，最终涓滴不
剩。东京街头的过劳死，硅谷精英的倦
怠症，写字楼里那些在深夜里辗转反侧
的灵魂，不都是这“大满”之下，被碾碎的
尘土么？我们忘了，圆满的背后，往往就
藏着崩塌的危机。

“满”的反面，是“缺”。而我们最怕

的恰恰也是这个“缺”字。怕缺少财富，
怕缺少爱，怕缺少机会，怕被人落下。
这恐惧，像一条无形的鞭子不断地抽打
我们，让我们像陀螺一样无法停止旋
转。但小满却教给我们一种看待“缺”
的智慧。它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有缺”
的状态：麦子未全熟，秧苗刚转绿，雨水
尚未盈。然而，这“有缺”之中，却蕴含
着生命最大的张力与希望。

小满的“小”，是一种谦抑，更是一种
力量。人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总想
着一飞冲天，总盼着那份轰轰烈烈的

“大”。可是，水流得太急了，容易干涸；
弓拉得太满了，容易折断。懂得了“小”，
才知道万事万物的边界在哪里，才知道
如何在规则之内，寻得一份从容与自
由。“小”是根基，是过程，是那涓涓不壅
的源头活水，终能汇成江海。你看那小
满时节的枇杷，黄澄澄的挂在枝头，引得
人垂涎欲滴。可你若真摘下一颗来尝，
便会发现那甜里，总还带着一丝若有若
无的酸涩。这丝酸涩，便是“小”的滋味，
是未达极致的证明，却也正是其风味的
灵魂所在。若真是熟透了，甜到了极致，
那份清新与回甘怕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十四节气里，我最爱的，怕就是这
个小满了。它不像惊蛰，那样惊天动地；
不像芒种，那般忙碌急迫；更不像大暑大
寒，那样凌厉而决绝。它就是这样温温
润润地，安安静静地，带着一种知足与欢
喜。它告诉我们，生命最好的状态，不是
登峰造极，睥睨天下，而是在攀登的途
中，懂得停下脚步，看一看脚下的风景，
闻一闻路边的花香，带着一丝对未来的
期许，同时又深深地满足于当下所拥有
的一切。

小满之满，小得盈满，这其间的分
寸，才是天地间最大的智慧。

生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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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朴素的农民也会说这样一句话：“人要对
得起自己。”其实，没有人愿意跟自己过不去。

天地万物之间，人生是一个硕大的不可
捉摸的问号。而作为一个存在的人，他的责
无旁贷的义务就是竭尽自己所能，去把这条
不规则的曲线拉直。然而，当他起步，着手实
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所面对的首先是自
己，“我是谁？我会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
应该干什么？我该如何去干？……这一连串
的疑问都需要他自己解决。于是，他才能认
识自己，才能找到客观地衡量自己的砝码，自
然他也就找到了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结合
点，而后酣畅淋漓地实现你自己。

可能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你追逐人生，
但道路的曲折却给你带来了数不尽的迷茫、
失望和痛苦；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
沦为乞丐；你在审视自己之后对未来充满了
希望，可终究一事无成……可这又有什么？
你还是你。所以，你成功了，没理由忘形；失
败了，不必要烦恼。你尽可以大言不惭地说：

“我尽到了我应该尽的义务，我不后悔。”
人要实现自己，很难。社会的复杂性也

常常使人的主观意识与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的
外界的强制因素所制约。那么，请别怨天尤
人，因为人固然属于自己，但他同时也属于社
会。当那屋里只有一张钢丝床时，那就别幻
想让十个人都睡在上面。所以，当社会选择
你，给你一副超出你的能力或低于你的能力
的担子时，就不必萎缩不前或嗤之以鼻。对
自己负责和对社会负责这两者不容你丢弃任
何一方。你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
会。那么。客观地衡量一下自己的担子，然
后尽全力干好。正如一位前辈所说：“我当
官，不高看自己；做老百姓，也不小瞧自己。”

好了，不管怎么说，人要认识自己，然后
才能实现自己。这可能就是人与物之分界，
也可能就是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吧。

那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催我起床，
说要一起出门逛逛。我暗自好奇，这些年我在
外打拼，回家少，莫非母亲又有了新的消遣？

洗漱完跟着母亲出门，街道还浸在薄雾
里，只剩我们的脚步声踩得清亮。走到街口
忽然听见人声涌来，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母亲
从前常带我来的老菜市。

晨光刚擦过屋檐，菜市场已经闹开了。
青石板沾着夜里的露水，菜摊早摆得整整齐
齐，青菜叶上还挂着水珠，竹筐里的甜瓜滚得
圆润。母亲熟门熟路走到一个菜摊前：“大
婶，今天这青菜看着鲜，给我称两斤。”摊主手
速快得很，一把捞起青菜往秤上放：“可不是，
天没亮就去地里摘的！再送你几根小葱，刚
拔的，嫩着呢。”母亲笑着推辞，摊主已经把菜
塞到她手里：“街里街坊的，客气什么。”

我跟母亲说想自己逛逛，转身走到甜瓜摊
前，还没开口，摊主大叔先招了手：“大妹子，叔
教你挑瓜！”他拿起个瓜凑到我跟前：“要挑这
种颜色发白亮堂的，瓜脐这儿闻着有清香味，
按一下有回弹的才是熟瓜，同样大小的挑轻
的，保准甜。”我还没道谢，他已经挑了三四个
往袋子里装：“先拿回去吃，甜了下次再来。”

我原以为是运气好，逛到干货摊时，摊主
大姐看了我两眼，忽然开口：“你脸色看着有
点虚，要不要买点红枣回去熬粥？补气血正
好。”我当时没想买，随口应了句等下回来，逛
了一圈就把这事忘了。没走两步，忽然有人
拍我肩膀，回头就见她提着一小袋红枣递过
来：“给你挑了点小个的，甜得很，熬粥最合
适，我还搭了点桂圆，你只给红枣钱就行。”

暖意在那瞬间漫过心口，原来这就是母亲
爱逛菜市的原因。等我拎着满手的东西走到
母亲跟前，忍不住笑：“明天咱还来。”母亲也
笑：“好，明天带家里的小拉车来。”

原来最踏实的栖息地从来不在别处，就
在这菜市场的烟火气里。暖乎乎的人情味能
卸掉所有疲惫，人心换人心的暖意把心填得
满当当，攒够了力气，再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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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爱吃野菜，从前开春总爱往野地里
跑，这几年上了岁数走不远，便问老乡讨了
棵香椿苗栽在门前。没几年功夫，树苗就窜
得老高，枝桠四下伸展，长出了遮天蔽日的
华盖。

每年香椿长势最盛的时候，婆婆总要找人
把树梢砍去三分之一。看着好好的枝桠落在
地上，我总觉得可惜，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香椿长得快，若是任由它疯长，庞大的根
系会破坏周围的路面和田地，浓密的树荫也会
挡住其他作物的阳光。老人常说，小隐患不及
时处理，等养大了只剩收拾不完的麻烦，所以
每年摘完春芽，都得给香椿打顶控高。

开春后，院儿里的花草争奇斗艳，偏这棵
香椿静悄悄地立着，没半点动静。过了几日婆
婆说要带我去摘椿芽，我疑惑地往门口望了半
天，也没见枝上冒绿，跟着她走过去才发现，枝
桠间早钻出了好些暗红色的细芽，和深褐色的
树干融在一起，不凑近，根本瞧不出来。

婆婆踮着脚摘芽，两只手在枝桠间上下
翻飞，脸上满是收获的笑意。风一吹，香椿
特有的清香裹着暖融融的春意漫过来，沁得
人骨头都发酥。每年新摘的椿芽，婆婆总要
分出大半，让我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送
些尝鲜。

汪曾祺在散文里写过，“香椿头只卖得数
日，过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刚摘的椿芽
焯过水，切碎了拌上鸡蛋摊成饼，热油一下
锅，香气能飘满半条巷子，咬一口鲜得人舌头
都要掉下来。

后来我才懂，婆婆每年给香椿修枝，藏的
是她大半辈子摸出来的生存智慧：人享用自
然的馈赠，也要懂给自然设道“安全阀”。就
像给香椿打顶是为了树长得更稳，人过日子
也要懂得及时裁剪欲望，守好分寸，对万事万
物多存一份敬畏，日子才能过得踏实长久。

诗诗与远方

怒放的五月
□ 王綮

五月，不用铺垫
说来，就轰轰烈烈地赶来

风不再温存，带着一股子闯劲
掠过原野，掠过河岸
把枝头积攒了一春的隐忍
一下子，全都吹开

花儿不问缘由，只管肆意绽放
草木拼了命拔高，一寸寸挣脱平淡
田野褪去青涩，铺展开鲜活的画卷
天地之间，全是蓬勃的果敢

雨也来得痛快，不拖泥带水
洗尽残留的微凉，浇醒沉睡的期盼
每一寸泥土，都憋着向上的力量
每一缕生机，都向着光明追赶

怒放的五月
从不藏起热爱，从不收敛锋芒
人间所有的蛰伏与沉淀
都在这个时节，彻底舒展

有风就奔跑，有雨就生长
不负韶华，不负人间一趟
心怀滚烫，一往无前
把往后的日子，都活成热烈晴朗

小满，无我（外一首）

□ 谢山

小满时节，除了一望无际的小麦
随风清扬，飘香
那些因水而生的稻子，格外
夺人眼球

像小路两侧一树一树火红
火红的石榴花
包括落在地上，亦不褪色的花瓣

仰望蔚蓝色的天空，纯净
无我。像毕生为稻的袁公
默默无语，熠熠生辉

缅怀袁隆平院士五周年
五载辞尘仰世勋，屈家遗稻溯清芬。
五千岁远农根厚，万里田丰济庶群。
踏野霜华侵白发，耕耘夙愿入青云。
神州大地承遗志，千秋永颂惠民君。

初夏
□ 孙斌

一
梅紫杷黄田绿了，残花杪上鸟声绕。
水庭风带小荷香，手里诗笺杏红表。

二
苍灵韵事已阑珊，缘叶成阴遮旧栏。
紫燕不知春已去，仍来林里把花翻。

咏莲
□ 刘梅芳

碧叶摇风不逐流，立身何必近芳洲。
泥中自抱玲珑骨，波上相看寂寞秋。
未许纤尘沾素袂，肯将清气付轻舟。
人间若有濂溪在，月满横塘香满楼

碧波小院观莲
□ 李本柏

小池倩影水笼烟，袅袅临风绽玉莲。
暗送幽香留正气，澄怀素静立桥边。

小得盈满
□ 文雪梅

时光如水，稍不留神，小满节气就来了。
小满，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 5月 20日

到 22 日之间视太阳到达黄经 60°时即小
满。今年的小满时节刚好是 5月 21日。《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小满者，物致于此小
得盈满。”不言而喻，小满是个让人喜爱的节
气，它不只富有诗意，还蕴含丰富的哲理，月
半圆，花半开，酒微醺，若即若离，似远不近，
有小小的满足在里面，人生即是幸福。

此时，雨水充足，花红柳绿，阳光温热，微风
不燥，放眼望去，绿意葱茏，花儿正惹眼，蔷薇、海
棠、白兰、石榴、芍药、鸢尾、紫藤、虞美人、天竺
葵肆意绽放，纷纷攘攘占据了人们的视线。无
论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空气中都会弥漫着清
新的花草味道，美得一塌糊涂，让人窒息。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的田野里，
绿油油的麦穗已经齐刷刷一片，开始灌浆了，
但还未饱满，若要成熟开镰，还要等到下一个
节气到来才是。小满，贵在一个“小”字，低调
不张扬，谦虚却不自夸，颇有韵味。相比小暑
与大暑，小雪与大雪、小寒之后是大寒的节气
规律，小满之后该是大满了吧？但是，恰恰没
有人们想象的样子，却是出乎意料的芒种。

想想，这也是古人一种巧妙的“埋伏”罢了，就
像真正厉害的小说，故事的结局总不按套路
出牌，看似随机，没有章法，却有最绝的答
案。如此一来，小满怎不让人充满无穷魅力、
浮想联翩呢！

那年小满，我刚好和“他”相遇，但是因
为种种原因，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一气之
下，我回到家里准备休息几日，父亲说要带
我去门前的麦地里看看。到了麦田里，眼前
是一片霍霍燃烧着的绿色海洋，铺天盖地的
麦子探出带有芒刺的头颅，它们就像刚出生
婴儿的小手，稚嫩的柔弱，贪婪地吮吸着泥
土的清香，舔舐着阳光的味道。父亲行走在
麦田里，弯下腰，用他那长满老茧、粗糙的如
同树皮般的大手拔掉高出一截的燕麦和杂
草。那专注的模样俨然一位技术精湛的庄
稼医生，无微不至，精心呵护。薄凉的夏风
贴着地面划过来，麦田顿时波涛滚滚，哗啦
啦的一片，空气中荡漾着麦熟的气息。

守望麦田，想起那些抛不开的纷纷扰
扰，我不由长吁短叹。这时，父亲似乎知道
了我的心事，他让我再看看那些“半饱”的麦
穗，然后笑着说：“小满就是圆满，小满皆

安。人生也如一理，不要凡事要追求尽善尽
美，不圆满才是常态，小满才是最圆满。”听
了父亲的话，我想了想，终于明白了他老人
家的良苦用心。

出差在外，在飞机上同坐的是一位叫小满
的年轻人。漫漫旅途，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
聊。说起各自的工作时，小满埋怨自己薪水太
低，一年四季奔波在外，太辛苦，总之，好像他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可怜虫”。看着小满一副
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禁不住问起他的家庭情况
时，想不到，小满的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笑
容：“我的父母亲身体健康，妻子温柔漂亮，我
们还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女……”想起刚才
还怨天尤人的小满，现在却顿时变得神采飞扬
起来，我笑着说：“小满已满，快乐满满，情意满
满，幸福满满，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
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笔下的
小满。如诗如画的夏日田园之美跃然纸上，给
小满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味道。小满后，盛夏就
会轰轰烈烈登场，丰收的希望就在眼前。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做人做事也
一样，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

小满之满
□□ 张昆仑张昆仑

季季候物语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柳红霞柳红霞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熊晓程熊晓程0606江津笔会江津笔会江津笔会 20262026..55..2626 星期二星期二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20262026年第年第2222期期 总第总第455455期期

荆州日报社荆州日报社
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荆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荆州市作家协会荆州市作家协会
合办合办

游颜将军洞
□ 杨帆

踏入松滋洈水的山林深处，一块镌刻着
“颜将军洞”的巨石在绿荫中若隐若现。相传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大将军颜真曾率部在此
屯兵御敌，古洞因此得名。作为一座兼具水
洞与旱洞的喀斯特溶洞，全长两千余米的空
间里，藏着清奇幽静的岩溶奇观，更藏着一段
跨越千年的将军往事。

初入洞口，喧嚣便被隔绝在外，清寂成了
这里的主基调。脚下的石板路蜿蜒向前，洞
壁上的青苔在灯光下泛着微光，空气中弥漫
着湿润的泥土气息。行不多时，潺潺水声自
前方传来，原来水洞中的地下湖水正静静流
淌，水面如镜，倒映着洞顶的钟乳石与彩灯，
偶有水滴坠落，漾开一圈圈涟漪，在幽暗中漾
出细碎的波光。偶尔有蝙蝠从洞顶掠过，轻
鸣在空旷的石厅里回荡，为这份静谧添了几
分灵动，竟是“静中有动、动静交织”的妙境。

深入旱洞，奇幻之景渐次铺展。洞顶垂

下的石钟乳如冰凌倒挂，洞底立起的石笋如
雨后春笋，更有“擎天玉柱”拔地而起，支撑着
千钧穹顶；“玉龙盘山”的石笋群错落有致，在
灯光下仿佛巨龙盘踞，鳞爪分明。红橙青蓝
的灯光交织在岩壁上，将原本素色的岩溶染
成斑斓画卷：赤红如烈焰，青绿如春水，紫蓝
如夜空，行走其间，竟似闯入了神话中的仙
境。一处名为“鸿钧老祖洞”的岩壁，在彩光
映照下纹理流转，仿佛藏着上古天地的奥秘，
让人忍不住驻足遐想。

这样的洞天，若被古人撞见，又会生出怎
样的情思？

若李白游此洞，见乳窟中石钟乳垂落、蝙
蝠轻飞，则“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奇想诗句将
留名于此，且将这梦幻景象比作天姥仙山，痛饮
一瓢地下泉水，把溶洞的清幽化作诗酒的豪情。

若白居易游此洞，见将军洞的历史遗迹
与潺潺流水，必会生出怀古之思，留下“决决

涌岩穴，溅溅出洞门”的感叹，借古洞的清寂
抒怀，将将军的往事与岩溶的千年沉淀揉进
浅淡的愁绪里。

若陆游游此洞，见洞内“点将台”与“擎天
玉柱”，定会想起“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
大散关”的戎马岁月，对着岩壁慷慨悲歌，将
将军的忠勇与自己的家国情怀，一并刻进这
千年溶洞的记忆中。

若徐霞客游此洞，定会拿出纸笔细细勘
测，记下“水洞长二十四丈四尺，旱洞长四十
三丈三尺”的精准数据，惊叹于钟乳石的形成
之奇，将这里的岩溶地貌写入游记，让更多人
知晓这湘鄂边陲的地质奇观。

走出洞口，阳光重新洒落肩头，身后的溶
洞渐渐隐入山林。那些钟乳石上的水滴仍在
坠落，将军的传说仍在流传，而这趟清奇幽静
的溶洞之旅，早已将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历史
的厚重沉淀，一同刻进了记忆里。

人人在旅途

初夏清和
□ 倪涛

风过檐角，暮春的浮尘落定，初夏便款款
而至。

谢灵运写“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随
手便描出这个时节的本真——温凉得恰好，
像一盏晾透的清茶，熨帖着尘世里每颗奔波
的心。王安石一句“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
草胜花时”，不叹春归，不忧夏长，这份从容澄
明，恰是如今我们最稀缺的心境。

临窗闲坐，是初夏最妥帖的消遣。这份
闲不是无所事事的慵懒，是心无挂碍的舒展，
正合杨万里“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
纱”的意趣。不必执着读什么书、想什么事，
翻一本搁置许久的旧册，任文字和窗外光影
缠缠绕绕。阳光穿窗落了满桌光斑，和墨香
缠成一段温润光阴；微风裹着草木清气漫进
来，混着书页的淡香，是初夏独有的清浅气

息。累了就合书抬头，看檐下藤蔓慢慢攀援，
墙角青苔悄悄冒头。

也该细听一场初夏的雨。它没有盛夏暴
雨的暴烈，也没有暮春阴雨的缠绵，淅淅沥沥
敲在窗上，像私语呢喃，不扰人，却动人。苏
轼写“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短短数
字，便把雨歇后的鲜活刻得淋漓尽致。听雨
时煮一壶凉茶，青瓷碗盛着清冽茶汤，水汽慢
慢模糊了窗玻璃，茶烟和雨雾缠在一起，鼻尖
漫着清润的湿意。此刻再读孟浩然“荷风送
香气，竹露滴清响”，才懂生活最动人的，从来
都是喧嚣里守住的本心和分寸。

初夏的器物里，藏着最朴素的生活美学。
蒲扇是多年旧友，老竹扇骨磨得温润，素白扇
面印着半支荷影，扇动时风里都裹着竹香，驱
散了微热，也赶跑了浮躁。摇着扇坐竹椅上，

看庭院里石榴花慢慢燃起来，不张扬，却自有
风骨。天青瓷碗盛着凉茶，冰裂纹映着窗外的
浓绿；竹盘里摆着刚摘的青梅，咬一口酸涩过
了，是悠长的清甜。穿一身素色棉麻，风一吹
衣袂轻扬，整个人都和清风融在了一起，像檐
下的草木那样自在生长，安静，却有力量。

初夏的吃食最是清欢，应季的嫩荷、豌豆、
桑葚，都是时节的馈赠。清水煮豌豆撒点盐，鲜
得人舌尖发颤，桑葚洗了直接吃，满口都是夏天
的甜。正如梅尧臣说的“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
归”，简单清淡，才最合初夏的清和之气。

我们总在匆匆追着远方跑，常常忘了美
好就藏在这些细碎日常里。王维在蓝田的草
木间寻到安宁，白居易悟出“但能心静即身
凉”的道理，初夏的清和，本就是自然给所有
人的馈赠，也是一场最易得的心境修行。

停舟欲沽酒（中国画）作者 彭定旺


